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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餃子》與後九七 
曾曉琳 
 
導言 
有別於「九七三部曲1」，陳果鏡下的《餃子》（2004）是另類的懸疑驚悚片。然而，
對於《餃子》，陳果並沒有偏離那個一直以「九七大限」為主軸的意涵：探討香港社
會狀況、反思中港兩地關係和有關自我身份的尋找和建構；《餃子》作為後九七電
影，不但呼應了當時的社會脈絡，更加入恐怖元素重新演繹及延續上述的意涵，電影
以既濃縮且封閉的空間來呈現這個極致「病態」城市，電影語言立體地把《餃子》塑
造出一個充滿傷痕、悲情城市的氛圍，來回應「後九七」的香港。 
 
有關《餃子》，它說的是一個愛情故事──艾菁菁（楊千嬅飾演）為過氣女星，與富
商李生（梁家輝飾演）是有名無實的夫妻關係。其後她發現李生與其他女子發展婚外
情，因此光顧媚姨（白靈飾演）的招牌「回春」之術 ，稱聲吃了以胚胎做餡料的餃子
後，能保持容貌，回復青春。艾菁菁渴望的「回春」，說的不止是自己容顏上的追
求，更是與李生關係的重拾。表面上看來是可歌可泣，實情卻是一場悲劇。下文將詳
細解讀《餃子》作為後九七電影的各種意義──先梳理當時香港社會脈絡看港人的內
心狀態，重新思考中港兩地在權力關係上的拉鋸以及社會文化衝突，從而以「自我」
和「他者」的概念，探討香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形塑。 
 
浮華背後，冷暖自知：港人的內心狀態和中港兩地的拉鋸 
《餃子》於二零零四年上映，追溯當時的社會脈絡，香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沙士疫
症雖然過去，社會恐慌卻未減退；世界衛生組織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為旅遊業、零
售業及飲食業等帶來重大打擊，在百業蕭條的狀況下，導致期間經濟大大衰退，衍生
的不單是逾十萬宗負資產個案，更帶來不少社會問題，例如失業率高企、倫常慘劇的
發生和家庭暴力等。為解決經濟低迷的困局，香港政府先與內地政府簽訂《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隨後香港政府向內地居民推出個人遊
政策，即自由行，使香港經濟的復甦立竿見影，漸漸回復生氣；然而，經歷了重重創
                                                     
1《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及《細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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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港人內心顯然尚未平伏，患得患失，陰霾揮之不去。所以，以「浮華背後，冷暖
自知」來形容當時香港和港人的實況就最好不過了，眼前經濟再次起飛，再次繁華，
也是虛有其表，港人內心卻是空洞和匱乏的。 
 
 
 
 
《餃子》鏡下的兩位女性形象是以強烈的二元對立地劃分。艾菁菁／李太是香港女
性，生活富裕，衣食無憂，身光頸靚，妝容高貴，生活百無聊賴，可是她卻經常愁眉
苦臉，說話語氣平淡，她所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容貌。反之，媚姨是內地移民，到香港
生活，住在舊式公共屋邨，每天往返中港兩地，在香港以「回春之術」糊口，售賣以
胚胎做餡料的餃子，非常勤快，衣著土氣，庸脂俗粉，表情生動，能歌善舞。對比之
下，就如上述說的社會脈絡，艾菁菁／李太就是典型香港人的形象，「浮華背後，冷
暖自知」，整個人都是死氣沉沉，不得不向媚姨求助。媚姨就是外來者，一個「他
者」擔當了施救者的角色。這裡就好像暗示了，香港人想得到「回春之術」，就只得
依靠中國的幫助了。同時，所謂的「回春之術」，李太／艾菁菁和媚姨之間的都只是
一宗生意交易，涉及的只是金錢瓜葛，如中港關係般互惠互利。 
 
此外，《餃子》鏡下的男性形象是逐漸被矮化的。富商李生和李太一樣，都是香港
人，經常要外出工作，接洽生意。電影主要是以他和幾位女性的性關係來刻劃李生這
個人物。明顯地，他是被性慾支配，把寄託建立在性關係上，先是瞞著妻子和 Connie
發生性關係，後來更與媚姨搭上。 不論是李生與 Connie的性愛中，還是與李太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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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李生作為男性都是主導者；另外，李生與李太，即使是夫妻關係，實際上都
是很有隔膜的，二人在電影中的對話不多，李太每次致電李生，李生都匆匆掛線，即
使在同一屋簷下，也可以看到二人（港人與港人）情感上的疏離。其後，李太成功回
春，李生就算跌倒了，都隨即與她發生性行為，雖然關係是建基於肉體上，但總算可
看到二人關係的進步。李生本身作為男性剛強的形象，跌倒受傷，就像暗示著李生身
體上的不完全，也像是衰老的開始；因此，李生的男性形象開始被削弱，也為他日後
成為媚姨的客人埋下伏線。 最後，他與李太一樣，為了保持自己的雄風，成為媚姨的
客人。與李太不同的之，他和媚姨不止是金錢上的交易，受到媚姨的引誘，他們之間
還有肉體上的瓜葛。李生作為香港男性，是處於被支配的、被控制的位置，相對弱
勢；如上述所言，媚姨是一個外來的「他者」，雖然她是與港人互惠互利，實情是一
個較強勢的女性（香港依賴中國，多於中國依賴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媚姨最後為
了得到李生的愛，拒絕再接李太生意。所以，陳果在這裡，好像在給予提醒，在與港
人互惠互利下，最終媚姨的野心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回春之術」這門生意裡，而像是
一個入侵者，與李太爭奪李生。這裡可以看到陳果寓言式的隱憂，不止是資源的侵
略，甚至是同化的過程： 
 
「我們有我們的文化，我們有我們的自由。但在回歸這十幾年間，香港社會卻
出現許多變化。如果沒人關心、討論這些變化的話，香港很容易便變成大陸中
另一個普通的城市。2」 
 
小結一下，針對李太、李生和媚姨的權力關係，其實存在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李太
和媚姨分別作為香港女性和中國女性，李太身為香港人卻沒有「主場之利」，其高求
的生活是受制於媚姨，甚至最後遭媚姨拒諸門外，可以說是最弱勢的一個。李太一心
想挽回李生的心，同時媚姨亦主動地向李生投懷送抱，兩者都是想得到李生（剛強的
香港男性形象）的歡心。事實上，在這個三角的權力關係裡，李生並不是真正處於強
勢的人，如上文所說，他的男性形象是慢慢被削弱的，最後甚至是被（弱勢的）李太
反咬一口，殺掉他與其他女子的骨肉，他卻懵然不知。所以，若把他們三人的關係二
                                                     
2
 陳芊蕙（2014年 3月 25日）。〈依然陳果──專訪陳果〉。獨立媒體。取自：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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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地劃分，男／女、香港人／中國人，以實際的權力拉鋸來說，李生作為男性與李太
作為女性均是處於弱勢，而媚姨則是一個強勢的女性角色。而李生和李太作為香港
人，都是受制於媚姨這個中國女子。這正能回應「後九七」的狀態，港人面對現實似
是無能為力，只能無奈地接受。 
 
 
「人吃人」：社會文化批判與衝突 
《餃子》之所以被列為三級片，很大程度是因為片中是在呈現一個極端、備受爭議的
舉動──「人吃人」（Cannibalism），《餃子》的「回春之術」正是「人吃人」。以
中國傳統歷史來說，「人吃人」並不是鮮有的事件，梳理其歷史脈絡，更可見「人吃
人」其實是文化之一。故勿論「人吃人」在中國歷史內的位置如何，但是《餃子》把
「人吃人」 放置在香港社會裡，想說的不止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進入和衝擊，更是想描
寫「人吃人」的「回春之術」如何再現在「後九七」的病態社會。 
 
《餃子》其中一幕是李太親眼看著媚姨處理血淋淋的胚胎，李太被嚇至花容失色，媚
姨則以熟練的手勢完成整個程序，她更是樂在其中，無疑她視處理胚胎為生產過程之
一，是一種慣性，因為製成「回春」餃子就是她的生財工具。再簡單一點，媚姨就是
把中國「人吃人」的文化帶到香港，並把它當成一門生意來延續。來到資本主義的香
港社會，帶有藥用性的餃子也就是其產物之一；陳果鏡下的《餃子》就有一個巧妙之
處，餃子的藥用性在於「回春之術」，即使餃子是甚麼靈丹妙藥，能使媚姨保持青春
和美態，但是把餃子用在「後九七」裡，則會為社會帶來無可救藥的問題──在媚姨
居住的公共屋邨裡，父親強姦女兒，二人發生亂倫關係，女兒發現懷有爸爸的骨肉，
決定進行墮胎手術，在手術期間女兒死亡，母親得悉後大怒，斬殺丈夫。而女兒排出
的胚胎最後成為李太的「囊中物」，一連串很具創傷性的社會問題也就造就了「人吃
人」的首個程序（取材）。陳果很高明地把其中一次「人吃人」的整個程序，從取材
到製作再到服用，壓縮在同一個被邊緣化的空間呈現出來，整個「人吃人」的發生就
是在媚姨居住的公共屋邨裡；而有「回春之術」的餃子一度被視為（港人的）救藥，
其實在暗示餃子作為資本主義的消費品、作為中國「人吃人」文化的載體，其實與那
些無可救藥的社會問題互相連結，互相呼應。 
 
 5 
 
對於「人吃人」，《餃子》其實很單刀直入地回應了，電影其中一幕是李生在質問媚
姨是不是吃人，更說她在教人吃人。想不到媚姨背誦了《狂人日記》的節錄作回答： 
 
「李先生，在我們中國，誰說人吃人是不法勾當？幾千年的歷史都有記載，權
威的本草綱目就說，人的骨、髓和血肉，都可以入藥，可以醫病，連年饑荒捱
餓，大家不忍心吃自己的兒子，都易子而食，渡過難關，古時有位名廚易牙，
聽得齊恒公吃膩了美食，想嘗試人肉，他為了討皇帝的歡心，便把自己的兒子
煮了送上，二十四孝中，孝順的子女，也會把自己的肉割了，給父母煮了，以
治疾病，水滸傳中，哪個英雄好漢不是割肉挖心來送酒？孫二娘還開人肉包子
店呢！日本人吃了不少中國人，中國人內戰、自然災害、十年饑荒，還少吃了
人肉？我們恨一個人，說恨不得食肉寢皮，岳飛的滿江紅道：『壯志飢餐胡虜
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我們說愛一個人，也會說刻骨銘心，我們要一口一口
的咬他，把他吞進肚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媚姨能夠背誦《狂人日記》，能引經據典地說明「人吃人」的歷史文化，也能看出她
也是個有修養的中國女性。但是，這明顯與香港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和思考模式不一
樣，李太對媚姨的餃子感到嘔心，媚姨更安撫李太地說：「李太，吃的時候想後果，
不要想前因」；李生更直指這是吃人，是有違道德標準的行為。即使如此，他們都無
法抗拒擁有「回春之術」的餃子，以香港本土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口裡說不，身
體卻很誠實」。從最初李生和李太對「人吃人」感到厭惡到後來接受再到依賴，說的
不單是中港兩地關係，更是對於外來文化和價值觀的無力抵抗，亦是在說香港人對回
歸中國的無能為力。「人吃人」顯然是極致的例子， 陳果再想說的是，不論是李太或
李生（香港人）還是媚姨（中國人），都是在吃人，都是在扮演「吃人者」的角色；
而回到「後九七」社會，陳果想當然說的不是吃人，其實是一種較功利的暗喻，就像
那句老話「食人唔𦧲骨」的意思一樣，在現代社會，就是功利與人性的選擇。 
 
 
「自我」與「他者」：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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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餃子》所呈現的中港權力關係，與以往電視或電影媒體所確立的不太一樣，下文將
以「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試圖指出其轉變，從而探討《餃子》如何成為香港人
自我身份定位的其中一個面向──自處。 
 
先簡短地歸納一下電視劇對香港人身份的建構。以線性時間來說，從七十年代開始，
以往電視媒體幫助推動香港身份的確立，一直以鮮明的二元結構來劃分大陸（中國）
人和香港人，把香港人從中國人的想像（他者）中區分出來 3。從「大鄉里」（五、六
十年代）到「阿燦」（七、八十年代）的轉變，電視媒體對於中國人的想像，從友善
的態度改變至帶有歧視性的身份標籤，在標籤的過程達致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控制，更
重要的是，對於中國人作為他者的負面形象，不但強化了香港人的自我身份，同時他
們負面的形象建立了一種香港人對中國人的排他性，更成為香港人肯定「自我」身份
的文化資源，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劃上清晰的界線。自九十年代，自九二年鄧小平改革
開放，中國經濟開始起飛，與香港的經濟聯繫大幅增加，從前中國被認為與香港有廿
年的文化差距的論調漸漸淡去，九十年代的中國人形象「表姐」、「表叔」開始變得
正面，其形象被描述為有權力的，即使文化上有差異，但是香港人是傾向接納的。加
上九七回歸，中港經濟融合，文化差異縮減，對於中港有別的文化想像，不再像以往
那種強烈的二元對立，因此，劃分中國人／香港人的界線日漸模糊。不過，只要微觀
地看，中國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文化衝突和矛盾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跡可尋的，香港人
心理上其實依然是排斥中國人（新移民），但是兩者的區分已被淡化。與電視劇有異
曲同工的描寫，香港電影很多時候都被用作討論本土文化和身份，都是以排他性的策
略來確立「自我」的身份； 對於中國人被建構為各個不同形象「他者」，朱耀偉是這
樣理解： 
 
「當時的香港人對中國的恐懼，是由典型化的『阿燦』、『表姐』、『大圈
仔』形象來紓解，前者可說是對九七以後中共政權的憂慮，而後者則是一種
『戲謔』式的『妖魔化』，藉嘲笑和醜化大陸人來掩飾自己的憂慮。4」 
 
                                                     
3 馬傑偉、曾仲堅著（2010）。《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昋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頁
27－44 
4 朱耀偉（2002）。《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台灣：台灣學生書局。頁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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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時八、九十年代很多的電影作品都對「九七大限」表態，同時，中國人或對中
國的想像在大部分香港電影中是不可或缺的，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建構作反思。 
 
回到《餃子》，陳果顛覆了以往把中國人建構為「他者」來確立香港人「自我」的定
位這個論調。在戲中，雖然媚姨是非香港的外來者，是顯然的「他者」，但是她更是
一個掌權的「他者」來控制香港人。李生和李太作為香港人，沒法以一種排他的文化
策略來使「自我」得以確立，因為如上文所討論過的權力關係，作為「他者」的中國
比本土的「自我」更有權力、更強勢，所以如若想透過媚姨這個「他者」來建構李香
港人「自我」的話，那麼香港人的身份將會是脆弱的──香港人身分的建立也永遠是
消極的，因為主體只能被動地接受意識形態的召喚5。如在戲裡，媚姨就算不再接李太
的生意，也活得自在，相反，李太沒有了媚姨就不能「回春」，就像「自我」不能沒
有「他者」的確立一樣，所以這樣看來，陳果的《餃子》未能以「他者」來建立港人
的「自我」身份。 
 
那麼有沒有別的可能性呢？面對「後九七」，香港人應該如何自處呢？以陳果的《餃
子》來看，好像在訴說一種悲觀的希望，香港的確需要「起死回生」，需要「回春之
術」，「人吃人」餃子明顯地不是唯一的方法，亦不是最好的。但是在香港人眼前現
有的，好像就只有這個現成的餃子，所以只得無奈接受。或者陳果是在寄語香港人要
自強，自求多福，不必妄自菲薄。 
 
 
總結 
《餃子》以恐怖驚悚片為名，借「人吃人」這個極端的行為來批判社會問題及外來文
化衝擊，更以「他者」的進入來探討中港兩地的權力關係和拉鋸；然而，有關港人身
份認同的確立，《餃子》未必成功以排斥「他者」來確立港人「自我」的身份；如朗
天所說，「後九七」顯示一種結束「九七」的希望，希望一切從零開始6。但是在戲
                                                     
5 彭麗君（2010）。〈陳果電影的香港主體〉。《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頁 33 
6
 朗天（2003）。〈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2003年版》，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
會，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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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陳果更能刻劃港人在「後九七」社會下的情緒和內心狀態，對港人自處提供了更
多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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